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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 退党传真：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超龄的团队员也得退，退的是誓言。

















【明慧网】法轮大法对提高人的道德及祛病健身的效果极为显著，所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的警察，对那些身体不好、难以管理的犯人，都力劝她们学炼法轮功，这让许多犯人洗心革面，做好人。那时，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有多名警察和八十多名犯人接触法轮大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监狱不许再炼法轮功。但也有很多人不畏强暴，坚持修炼。冯海波、陈香云、肖淑珍、宋亚云、武淑芳、迟汉平、高秀珍、高国波、赵凤霞、冯淑荣、谢亚芹这些服刑人，虽然遭到残酷折磨、不给减刑等迫害，但她们仍然选择坚定的修炼法轮大法。


冯淑荣入狱后，狱警认为她脾气不好，不好管，说学大法能变好，打着嘴巴子强迫她炼法轮功。一九九九年七月后，狱警又找冯淑荣谈话，逼她写保证“转化”。冯淑荣说：“我不炼时，你们逼我炼，我现在在大法中受益了，改掉了很多坏毛病，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了，你们又不让我炼了。我告诉你们：这个大法我炼到底了！”狱警无话可说。


高国波，人生中一个失手犯下了大错，被判死缓。她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期间遇上法轮大法，从此脱胎换骨。以下是高国波叙述自己在狱中的经历，她说：


“是师父把我变好了” 


我生活坎坷，早年丧父，只上了小学二年级。十八岁早早嫁人，两年后离婚；第二任丈夫结婚半年又横死； 二十四岁时嫁给一个大我十岁的山东人，有了孩子。我们住在孙吴县偏僻的大山里养牛、养木耳。老家邻居丫头来东北找对象，住在我家，老山东竟然对人家十七岁的孩子下手。我俩本来就总打架，这回一气之下，我用砸木耳的锤子失手将他砸死了。我投案自首，被判死缓。那年我三十岁。


一九九二年三月，我被关入黑龙江女子监狱。高墙铁网，吃着窝头，每天都是无日无夜的干活，我想自己这辈子算完了，破罐子破摔了，撒泼打人，下狠手，卖被罩换烟抽，六、七两白酒下肚就啥也不想了，没完没了的骂人，有一次我骂了一整天，把人家气得犯了心脏病。


一九九八年，我三十七岁，这心眼不好，心脏也坏了，动不动偷停，还患有脑动脉硬化、胃病、毛囊炎、过敏性皮炎，在监狱干活是白干，可要治病得自己花钱，我也没钱，虽然干活好，一路从死缓被改判无期、有期十九年，但我能不能活到那时候啊？就是能活到那时，又病又老，上哪去呀，谁收留我呀？我心里没着没落，不敢想，不敢想。


真没想到，天大的好事让我遇到了。病号监区有人炼法轮功，郑桂杰、刘文英他们都说身体非常见效。我认识她们，跟着就炼上了。身体马上就好了，真是一身轻。我文化不高，还带着几个不识字的一起学，师父告诉我怎么做个好人，我心里象开了一扇窗，敞亮了。师父还告诉我们，从好人起步，要做比好人更好的人，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是修佛的。师父不嫌弃我这样的人，还要度我。我有出路了！


烟，戒了；酒，不喝了。更不能打人骂人了，咱修“真、善、忍”，那还能那样吗？那时就想啊，早学法，我说什么也不能杀人，不能犯罪，害人害己。这辈子就是知道法晚啦！


队长干事都支持我们学，谁身体不好，谁难管理，警察就劝：你学学法轮功吧。那时监狱有百八十人学大法的。那时候大法书奇缺，外面的同修帮着送来书了，我们那个高兴，一人一本《转法轮》，学了一年，几个不识字的也能念下来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疯了，开始迫害法轮功。狱警就找我们了，说政府不让炼了，得写保证。我就写：政府是政府，我是我，法轮功好，我自己知道，法轮功我是一定要炼到底。我们一监区几个人都说还得炼。那以后，就开始迫害我们了。


那时候，外边的大法弟子开始去北京依法上访，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一个姓刘的警察因为进京上访被开除了。我们这些在服刑期间得法的大法弟子开始被关小号。打、骂、残害得很厉害。


我们不写不炼保证的就开始押小号。放出来学法、炼功，再关，还炼再关，在小号我们也炼。一直断断续续关到二零零零过年才放出来。小号没有床，冬天没有暖气，阴冷阴冷，冻得没招没招的，还戴手铐锁地环。不让穿鞋不让穿袜子；不给吃饱，三天给一个牛眼睛大的窝头一勺稀粥，饿的我们一个个大眼睛瞪瞪着，脖子都抬不起来；没办法我们绝食，他们就摧残性灌；后来说不饿我们了，然后用大海碗做饭，必须吃完，撑得难受。打、电、冻、饿、灌、撑，就是想尽办法折磨人。


二零零一年，开始有外边的法轮功学员被送来，二零零二年就来了好几百人，我们就一起反迫（转下页）








奇书《九评共产党》深入剖析了中共的欺骗、残暴、邪教本质，引发了中国民众的觉醒，纷纷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自救。至今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2.26亿。天灭中共，三退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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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王秀芝老人被迫害失明八年








【明慧网】“现在都这样了，还迫害啥？”这是一名中共基层人员和法轮功学员谈话时说出的一句话。在明慧网，我们经常看到，目前在大陆一些地区，中共与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是举步维艰，不要说进一步推动迫害，就连最起码的维持都十分困难了。


尤其是诉江（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大潮开始后，许多公、检、法、司基层人员都在为自己找退路，不再参与迫害。


 “现在都这样了，还迫害啥？”


前不久，一位法轮功学员和笔者说起这样一件事，虽然让人感到好笑，但说明中共的这种迫害早已不得人心，难以进行下去了。二零一五年九月，那位法轮功学员所在的乡镇开始策划迫害参与诉江的法轮功学员，镇邪党书记、综治办主任把各个村的支书集中到一块开会，要求配合打压各村参与诉江的法轮功学员。


当问到他们村法轮功学员的情况时，这名村支书连连摇头：“没有，没有，我们村没有法轮功。”


综治办主任说：“没有？这名单上有好几个？”


“跟你说没有就是没有。人家炼个功，有啥不好？把我逼急了，我也炼法轮功，你们把我也抓起来吧。”


综治办主任不好撕破脸皮，苦笑道：“开什么玩笑，没有就没有吧。”


在这位支书的抵制下，该村的法轮功学员诉江后，没有受到当局的任何骚扰。一次，这位支书和本村的法轮功学员说起这事，那学员说：“你保护了大法弟子，你将来会有大福报的。你看那些迫害法轮功的薄熙来、周永康、李东生，他们有几个好下场的？”


村支书：“是呀，现在都这样了，还迫害啥？”


看守所拒收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三日，河北魏县法轮功学员黄贵芹因诉江而遭到当地警察绑架、抄家，随后被劫持到邯郸看守所，但让这些警察没有想到的是，看守所不接收法轮功学员，参与绑架的警察只好将黄贵芹当日释放。这样的情况还很多。


中共迫害法轮功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由上到下，一直贯穿公、检、法、司、街道、村委等职能机构，并由这些部门的人员具体实施迫害。但我们现在看到公、检、法、司基层这些部门的很多人都不想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都在找退路抵制迫害。出现的这些情况足以说明，中共江泽民团伙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的越来越难以维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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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哈尔滨市阿城区王秀芝老人，修炼法轮功后获得身体健康，从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到能读大法经书，可是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成了失明的人，至今已在黑暗中煎熬了八年。


下面是王秀芝老人的诉述：


我叫王秀芝，今年八十岁，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继电器厂的一名退休工人。一九九六年五月的一天，在邻居的介绍下，我走入法轮功修炼，很快，多年的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风湿腿疼等疾病不治自愈，没花一分钱就好了。


我不识字，看到别人都能看师父的讲法，我很着急，老伴天天陪着我，每天早起读《转法轮》，渐渐的，我就能读《转法轮》了。修炼后，不但我的身体好了，还识字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


然而，江泽民妒嫉修炼法轮功的人太多，出于妒嫉，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从此我和我的家人再无宁日。


二零零七年五月八日晚，我们三名七十多岁的老人到阿城区料甸乡三家子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料甸乡派出所警察绑架。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近三个月，遭勒索一千两百五十元才被放回家。


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又被警察绑架、关押到哈尔滨第二看守所，期间，我眼睛看东西渐渐模糊。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阿城区六一零、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合谋将我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我被非法关押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在九监区被迫害三个月后，已经完全成了一个瞎子。◇














曾经，黑龙江女子监狱警察力劝犯人学法轮功 








（接上页）害，争取学法、炼功环境。就是这么残酷迫害的状况下，还有刑事犯人学大法，光我知道的我们监区就有七个。大法好，那人谁不想好呢？


过去骂人那是我的“特长”，修炼大法后不骂了。警察逼迫我骂大法，骂我师父，不骂就打。我坚决不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人能骂父母吗？医生给人治好了病，这人能骂救命的医生吗？我师父把我转变成修真、善、忍的好人，江泽民让我“转化”到哪去？转成一个满嘴谎话、背叛师父的坏蛋？我可不愿意，谁说啥都没用，就是把我骨头砸碎也没用。


因为我坚持修炼不“转化”，狱警使劲折磨我不说，干活不给分，二零零八年该出狱不给减刑，我又被多关了六年。二十二年前，一个罪人低头走进监狱大铁门，那时我是一个没有尊严、彻底绝望的人。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我走出了监狱，挺胸抬头，因为师父把我变好了，心好，身体好，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








“现在都这样了，还迫害啥？”








